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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和经济学传统上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可以分开研究，但在当今世界，它们是相互作用并在决策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体。比较一直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每一

个选择的内心深处所固有的。本文试图分析现代中国与尼日利亚政治经济的比较。这项工作将评估现代中

国和尼日利亚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启发读者并影响知识。 

 

介绍 

政治和经济学传统上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可以分开研究，但在当今世界，它们是相互作用并在决策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体。事实上，它们被认为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解释了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混合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1932) 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将人类行为视为目的与具有

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 “如果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的最佳利用的研究，那么政治经济学则从

决策的政治性质开始，并关注政治将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经济选择。”同样，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各国政治制

度和文化的最古老的政治分析领域之一。 

 

比较一直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的内心深处所固有的。

无论我们是试图选择在选举中投票给谁或追求什么职业，我们总会有选择，做出明智判断或结论的最有效

方法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政治学家和专家研究过政府和政治过程，但他们从未完全理解它们。只有通

过观察跨时间或跨不同社会的制度和过程，他们才能建立背景，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并为政治行为制定规

则。所以这篇研究论文将要探讨的是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独特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在中国独

特的历史政治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不寻常的，即使在明确的方向上果断

地推进以实现明确的目标时，国家在每一步进行实验后都会谨慎行事。经济特区既是这些试验的试验场，

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榜样（Surendra，2012） 

 

研究背景 

由于其广受赞誉的好处和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自由，民主一直保持着其全球知名度。在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没有其他治理体系达到同样的受欢迎程度。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有利于西方的全

球政治单极，以及自由正统（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意识形态为特征）的逐渐兴起，民主作为一种

Jamo (2013) 将其视为最终的人类政府。这种胜利主义也可以在民主促进发展（Jamo，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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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和“促进法治、人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新闻自由、透明和定期选举进程、多数规则和少数

人权利”等等。由于民主基于规则而非个人，因此它被视为唯一能够完全遵守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

际条约的政府类型（Imhonopi，2012 年）。 

 

于是，尼日利亚人民以胜利的姿态欢迎 1999年 5月恢复民主，希望早日实现国家改革的长期目标。然

而，自 1999 年以来，尼日利亚民主政治经历了 16 年不间断的时期，民主政府的绩效记分卡引发了对

该国长期生存能力的担忧。该国的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改写尼日利亚惨淡的发展故事，反而变成了一场可笑

的马戏团，丰富了该国本土的贵族和富豪势力，以及他们的国际支持者。此外，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治并没

有阻止该国陷入解体、基础设施危机和人力资本不发达的境地，而是成功地巩固了铁寡头政治、财阀统

治、官员腐败、压制民意、种族多样性政治化和建立一个只惠及少数人利益的昂贵治理项目

（Imhonopi，2011）。 

 

因此，非洲国家作为第四大民主国家，人口一点点向一亿九千万人逼近，因此世界第六大石油大国，充满

了治理危机，动摇了发展机械现象，阻碍了人类发展。指数（Jamo，2013；Worldometers，2016）。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稳定的诱惑下，如果选民人数膨胀，这种高州信天翁仍然是全国性的祸害。因此，许

多尼日利亚人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稳定使他们容易受到不受控制的新法西斯主义愿景或疯狂的福音派信息

（Standing，2012）或国家内部的冲突或反动利益的影响，这些利益有可能将他们变成国内的死亡天使

社会（Imhonopi，2015）。 

 

另一方面，被一些人斥为“有缺陷”或“伪”或意识形态的中国政治模式或民主制度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良好的

社会和经济红利。尽管对中国的治理模式提出了一连串的批评，但它仍然巧妙地使 600 和 500 万选民

摆脱了压迫性的经济状况，并将中国带入了工业国家联盟。这是通过一种看似本土的中国政治模式实现

的，这种模式支持了政治精英制度和乡村或社区民主制度（Imhonopi，2016 年）。 

 

问题陈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非洲的存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已显着加强。一方面，中国应该将

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证券化，并寻求客户市场的多元化/扩张。另一方面，大部分非洲国家正在摆脱旷日持久

的公开和内部武装冲突，努力进行社会和经济监管。 

 

尼日利亚可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口年轻且不断增长。非洲国家具有增长潜力，但想要一个像中国

这样的乡村，其经济、政治和外交目标与为发展提供投资相同。另一方面，中国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不

断上升的经济体，已经赢得了经济独立和增长。中国能够向非洲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双边贸易政策和经济

援助（技术和人道主义）。因此，本研究试图检验时尚的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科学。 

 

尼日利亚目前存在的民主政治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行的、不代表人民的，而且代价高昂。为了保持恢复文

官统治所取得的成果，并防止那些发出反社会暴力警报的人掠夺与民主制度越界的愤怒的绝大多数人，政

府必须更多地与真正的主权人民联系起来尼日利亚的民主，必须致力于满足他们的福利和需求

（Imhonopi，2016）。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就展示了富有远见的领导力量、灵活的本土政治模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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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统治阶级改变其人民命运的政治决心。尼日利亚可能会从中国拯救国家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获得的奇

迹中学到很多东西。 

 

文献综述 

对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进行了多种研究。两国的学习者都从这些研究中受益。在本章

中，研究人员将评估以往关于比较尼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两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点。 

 

政治经济学概论 

在社会学和政治话语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不新鲜。政治经济学是 18 世纪用来研究经济或政治状况的

短语。如果经济学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科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则始于决策的政治特征，并以政治

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经济选择为中心。另一方面，社会不仅包括国家或其他司法管辖区，还包括社会团体、

企业和其他组织（Lumanyano，2018 年）。 

 

在政治学中，文学政治被定义为权力和权威的科学，以及权力和权威的表现。因此，就个人（国家元首、

亿万富翁等）或团体（跨国公司等）实现反映其目标的结果的能力而言，权力会影响政治经济学。 

 

今天，政治经济学可以指代多种事物，包括马克思主义分析、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的公共选择方

法，或者仅仅是经济学家对政府或公众就一般经济政策或具体建议提出的建议（其中它不用作经济学的同

义词）（Groonwegen，2008 年）。 

 

根据 Maier (2008) 的说法，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询问经济意识形态以揭示其社会学和政治前提。简而

言之，它将经济概念和行为视为必须解释的信念和行为，而不是研究的框架。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被认为是

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因此，它关注经济政策与实施这些政策的社会和政治框架之间的联系。由 Eboh 

(1999) 定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方法兼学科，侧重于市场和政府的组织，以及经济主体、政策制定者、

公共雇员和整个社会的激励、人才和行为. 

 

根据 Bohon (2003) 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探索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国家在这些过程

中的作用。”它侧重于塑造经济产出、资源分配和政府行为的社会背景，其特征通常是阶级、民族-种族身

份、性别和国家的结构性不平等。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其经济和社会动态至关重要。 

 

根据 Aregbeshola（2011）的观点，虽然政治和政治过程不一定会产生人们的社会结构，但这种存在的

制度框架、过程和结果确实会影响国家和人民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和结果。根据 Henderson (2015) 

的说法，政治经济学要求个人具有批判性，并以一种不简单或宣传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从本质上讲，政治

经济学提供了对形成所有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的更批判性的知识。结果，提供了比主流策略更细致入微

的观点，主流策略显然让大多数人在少数人的要求下失败了 

 

政治经济学比较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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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Utomi (2007) 的说法，两国的贸易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从极少和不频繁的沟通演变为更复杂的

企业关系 (Utomi, 2007)。另一方面，尼日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商品的进口量大于尼日利

亚对中国的出口量。除非尼日利亚能够以更高的质量和有竞争力的成本增加其本土选择，否则当前的现实

表明贸易逆差将会增加。根据 UNCTAD 的数据，2012 年至 2017 年间，从非洲向中国转移的产品是采

掘资源。 2002 年至 2013 年间，燃料和石油分别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62% 和 60%（Pigato 和 

Tang，2015 年）。天然和未加工产品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96% 以上。从 2012 年到 2017 年，中国制

成品进口约占进口总额的 94.6%，造成每年近 195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UNCTAD，2018）。 

 

然而，一些学者质疑中国对非洲的关注，也就是对尼日利亚的关注。根据奥尔登（2005）的说法，中国与

尼日利亚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获得非洲未开发的原材料，特别是在尼日利亚。 2002 年至 2013 年间，燃

料和石油分别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62% 和 60%（Pigato 和 Tang，2015 年）。天然和未加工产品占对

华出口总额的 96% 以上。从 2012 年到 2017 年，中国制成品进口约占进口总额的 94.6%，造成每

年近 195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UNCTAD，2018）。 

 

此外，Alden (2005) 认为，中国与尼日利亚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获得非洲未开发的原材料，特别是在尼

日利亚。尼中关系具有多个方面的特点，包括援助、移民项目、中国投资和基础设施贷款，所有这些都使

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与众不同。 

然而，Sautman and Hairong (2007) 和 Ramos (2004) 的主要影响是中国政府对地方政治的态

度、不干涉政策以及对基础设施支出的重视。 

 

根据文平（2007）的说法，问题是与主权、国际关系、建立共识和解决问题相关的中国价值观。根据 

Sautman 和 Hairong（2007 年）的说法，中国对尼日利亚经济困难的态度与华盛顿对民主、善政和减

贫的新自由主义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Zafar (2007) 指出，中国的投资方式可以帮助非洲的经济增长和

发展，因为所有投资和基础设施贷款都“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Brautigam (2003) 指出，中国的大

部分贷款是长期的、接近零利率的贷款。 Taylor (2006)，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投资在过去十年中超

过了 1000 亿美元的门槛。泰勒的理论也促使学者们研究尼中贸易关系及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Alden，2006；De Lorenzo，2007）。 

 

尽管在 Alden（2005 年）看来，尼日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中国赞助项目都被指控雇用中国员

工而不是当地人。 《经济学人》（2018 年）声称在非洲有 264,000 名中国雇员，高于 2011 年的 

81,000 名，这一说法得到了支持。据信有数百万的非正规移民未包括在估计中（经济学人，2018 

年）。不仅如此，中国市场对非洲企业和出口的影响也被描述为“令人讨厌”（De Lorenzo，2007 

年）。这在尼日利亚的纺织业很明显，中国产品迫使当地工厂关闭（De Lorenzo，2007 年）。 

 

不仅如此，Anshan (2007) 声称尼中关系正在导致大量失业。他表示，在尼日利亚，当地的劳动法律和

规范与一些中国企业使用的不道德劳动做法之间存在冲突。由于大公司因无力与入侵尼日利亚市场的中国

企业竞争而倒闭，许多员工正在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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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企业没有为当地经济增长或就业率做出贡献。此外，中国商品的质量存在争议，中国商品的质

量被认为因进口商的规格而异，但可能比国内制造的商品质量更高，价格更高（鞍山，2007 年）。此

外，有人认为尼中贸易关系引发了道德困境。茨威格和建海（2005）也指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有着暴力

关系的历史，如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所示。例如，赞比亚谦比希铜带的抗议劳工被中国

监督人员用子弹射杀（Trofimov，2007 年）。 

 

一些学者对中尼经贸关系持中立立场。 Agbebi 和 Virtanen（2017 年）以及 Mlambo 等人（2016 

年）等学者认为这种关系对非洲来说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威胁。专家们说，应该调查这种联系的潜在前

景，特别是作为对我们大量自然资源制造产品贸易逆差的反应。据研究人员称，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利用经

济加工区 (EPZ) 吸引中国企业来尼日利亚生产（Stein，2012 年）。学者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尼日利

亚向工业化迈进。然而，Harry (2016, 2018) 发现，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NEPZA) 建立的

出口加工区仅对尼日利亚的非石油出口贡献了 4%。此外，只有 29% 的投入来自当地原材料，只有 46% 

的管理人员是尼日利亚国民。 

 

 

尼日利亚和中国政治经济 

这项研究采用比较方法，严重依赖书籍、期刊、杂志和其他可靠来源的二手数据。该研究特别关注并依赖

联合国出版物、尼日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文献、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公报以及其他中国作者的资料。 

 

尼日利亚民主政治 

本研究借鉴了 Ajayi 和 Ojo（2014 年）在描述尼日利亚民主政治时的意识形态三重奏，他们将其视为

（1）一个挥霍无度的制度，该国的民主品牌花费如此之少； （2）崇尚官场、投资和保障掌权者，同时

贬低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民的民主品牌。因此，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治可以被描述为精英主义、资产阶级

和代价高昂的。 

 

在对国家民主结构及其运作者的昂贵管理中，民主政治一直是可耻的。根据 Imhonopi 和 Urim（2012 

年）的说法，尼日利亚民主政治的特点是根深蒂固的拜占庭式腐败，从中心延伸到组成州和地方政府。政

府部委、部门和机构 (MDA) 的增多、臃肿、不合格和受损的公务员制度、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盗窃补偿方

案以及一连串未完成的项目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公款管理不善。 

 

根据 Adeseko（2015 年）的说法，买票、勒索和不正当交易是该国各种民主结构的典型特征，他注意

到政治腐败、勒索和金融恶作剧是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典型代表。民主选举的代价与此密不可

分。并不是说选举是全世界廉价的民主活动（Champion News，2014 年），而是尼日利亚政治精英的

行事方式有时是敲诈甚至是暴力的。政治教子并没有为表面上选举这些官员上任的人民服务，而是将他们

教父的利益和要求置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之上。在尼日利亚政治中，这导致了政治教父主义的增长，以及

它的所有缺陷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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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尼日利亚的选举政治似乎有利于出价最高的人，即那些拥有巨额资金或政治企业家的人进入政界是

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Daniel，2015 和 Lawal，2015）。因此，尼日利亚的政治参与似乎有利

于贵族、富豪或统治阶级，这反映或呼应了马克思的论点，即统治经济领域的人也会影响包括政治在内的

其他社会生活领域。 

 

此外，尼日利亚的选举政治似乎有利于出价最高的人，即那些拥有巨额资金或政治企业家的人进入政界是

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Daniel，2015 和 Lawal，2015）。结果，尼日利亚的政治参与似乎有利

于贵族或统治阶级，反映或呼应马克思的论点，即统治经济领域的人也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

政治。布哈里政府已努力减少尼日利亚的 MDA 和部委的数量。古德勒克·乔纳森总统的前任政府有 24 

个部委和 42 名部长，但新政府通过向参议院发送 36 名部长提名人名，表明了减少内阁部长人数的决

心（Nda-Isaiah，2015 年）。 

 

根据 Ajayi 和 Ojo（2014 年）的说法，尼日利亚民主的特点还在于“为了一些尼日利亚人的舒适而将

公共资金挥霍得令人难以置信且不可原谅”。正如 Ajayi 和 Ojo 所描述的，这种“浪费民主”将民选官

员的舒适和安全置于公众需求之上（Imhonopi、Urim 和 Kasumu，2014 年）。 

 

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的社会民主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精英政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由政治局（中国的执行和决策

委员会）提名；农村民主，中国人民有更大的发言权.在 1980 年代后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打击地方

官员的腐败，中国实行了村级选举（Bell，2015 年）。 2008 年，超过 9 亿中国村民利用他们的权

利投票给他们最喜欢的地方立法者正如 Bell (2015) 所观察到的，这些选举的进行通常是自由和公平

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 

 

中国的贤能政治是其政治模式的另一条腿，它提倡国家的高层职位应该建立在选拔有能力和美德的候选人

的基础上。这种领导选拔制度在中华帝国通过可追溯到 6 世纪和 7 世纪隋朝的精心考究制度化（贝尔，

2015 年）。这些考试在 1905 年被废除，标志着帝国制度的终结，但在过去的三个十年里又恢复了。在

大多数情况下，有抱负的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公共服务考试，这是一种类似智商的评估，带有一些意识形态

内容，每个入门级职位都有成千上万的申请人争夺（Imhonopi，2016）。为了提升政治指挥链，申请人

或有抱负的人必须在较低级别的政府中表现良好，每一步都有更严格的评估。高层管理人员还必须拥有数

十年的多元化行政经验，只有一小部分达到政府最高级别。习近平的四个十年的主席生涯，包括 16次重大

晋升，通过县、市、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最高职位，每个阶段都进行审查，以评估他的领导能

力和在他被选中担任崇高职位之前的美德（贝尔，2015 年）。另一份报告称，在成为总统之前，习近平

领导的地区总人口为 1.5 亿，总 GDP 为 1.5 万亿美元（“美国民主吗”，2015 年）。 

 

据支持地方民主选举的中国政府称，人们对他们选出的领导人的能力和美德进行了更好的教育，政策更加

直截了当，社区意识更容易形成，错误的代价也更低。同样，政府可以在地方一级试验经济和社会改革计

划，其结果决定了这些计划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中国灵活的宪法框架不要求各级政府之间严格分

权，有助于这一进程（贝尔，2015 年）。此外，中国的贤能政治维持成本非常低，它允许该国建立一个

领导管道，从中选择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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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政治局受命任命谁将担任国家主席，任期十年，将中共定位为中国利益的代表和选举团

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甚至比真正的民主国家还要

激烈。它的一党制被认为是适应性强、任人唯贤、合法的，具有自我纠正的政治范式。正如一位华裔美国

人所说： 

“在最近的记忆中，党的政策范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广泛，从激进的土地集体化到大跃进，再到耕地私有

化，再到文革，再到邓小平的市场改革，再到继任者江泽民向私人商人开放党籍的巨大政治步骤，这在毛

泽东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结果，党以戏剧性的方式自我纠正。为了纠正早期的功能障碍，在机构层面

实施了新的规定。例如，期限限制。政治领导人过去能够终身保住工作，这使他们能够集权并维持他们的

法规。尽管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但他的长期统治导致了致命的错误。因此，该党制定了任期限制和 

68 至 70 岁的规定退休年龄（“Is American Democracy”，2015 年）。 

 

尽管中国的政治模式可能无法与主流民主正统观念相适应，但中国的一党制社会民主主义证明了中国人民

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政府制度的决心，这与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模因和政治传统相一致，并根据不断变

化的情况继续调整这个意识形态的玩意儿。尽管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媒体审查、选举民主仅限于地方政治空

间、宪政法治薄弱、中央集权少放权、腐败错综复杂等方面存在缺陷，但体制已经产生了现在被称为经济

奇迹（“美国民主是奇迹吗？”）（Morrison，2014 年）。 

 

从 1979 年（首次实施经济改革）到 2013 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近 10% 的速

度增长（Morrison，2014 年）。作为全球经济力量，中国同样崛起。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

商品出口商和外汇储备持有者。中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观察家认为它可能在未来

几年超过美国。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讨论，北京的座右铭“中国和平崛起”强

调了这一理念（莫里森，2014 年）。 

 

除了劳动力规模和国家生产力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外，富有远见的领导力、审慎的资源管理、快

速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体系的发展、促进有利和得到良好支持的中小企业环境以及积极进取的工业政策

都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政府在经济变革方面的成功也可以归功于其执政方式。 

 

尼日利亚和中国政治经济 

国际体系由许多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全球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考虑到它们从这种互动中获

得的优势（Ampiah，2015）。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迅速扩大，这是上述持久的全球联系的一部分，是

非洲大陆外交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由于其在非洲大陆的重大投资，其中大部分得到中国可投资出口

信贷援助的支持，为主要跨国公司提供了 1500 亿美元的支持，中国自 2010 年以来已超过美国成为非

洲最大的贸易伙伴。（Brautigam，2009 年）。 2001年至 2011 年间，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从 44亿美

元增加到 563 亿美元。尽管中国仍被列为第三世界国家，但它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多年来，中国通过商业、援助和投资与尼日利亚保持联系，而尼日利亚也关注中国的经济前景。中尼关系

也建立在探索经济比较优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中经济需要尼日利亚提供更多的原材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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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别是原油，以推动其工业发展，因此中尼贸易扩大。中国还利用尼日利亚庞大的人口（据信约为 

1.5 亿）（尼日利亚人口普查，2006 年）为中国制成品创造域外市场。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自然资

源丰富，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热门话题，目前有 200 多家中国公司在该国开展业

务，使尼日利亚成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最大接受国– 中国在非洲的 265 亿美元中约有 150 

亿美元。 

尽管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存在职能关系，但学者和专家对两国社会经济合作的好处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

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引起了敌意和批评。本节倾向于比较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与美国等其他大型经济体一样，对全球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Fan et al., 

2009）。由于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其经济扩张感到担

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必须确保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保持稳定

（Perkins & Rawski, 2008）。不管对中国经济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

可否认的是，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全球增长和影响的国家（Gbadamosi & Oniku，2009 年）。 

 

中国经济的兴衰，被世界银行评为购买力平价（PPP）最高的国家，在名义 GDP方面仅次于美国，可能会

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那些依赖进口货物或出口货物的人。作为重要的制造业强国，中国是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主要制成品供应商。由于经济放缓将对尼日利亚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

国家依赖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作为其制成品的主要来源和最大的燃料客户之一，因此开展了一些研究来评

估中国近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自 1970 年代经济改革以来的几十年（Wu，2000）。 

 

人们已经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生存能力感到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该估计

将中国的年 GDP 增长率降至 6.2%。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中美贸易争端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会

对中方施加限制。中国的劳动力是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因为人们担心提高工资以满足全球标准的压力

（Zheng & Liu, 2009）以及劳动力老龄化不可避免的影响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潜力可能会对非洲产生广泛的影响，包括经济、军事、外交甚至能源（Waldron，2008 

年）。埃及、尼日利亚、尼日尔、安哥拉、非洲之角、赞比亚、津巴布韦、苏丹和南非是沃尔德伦在考察

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时提到的国家。尼日利亚入选名单，结合其人口、自然资源（原材料）禀赋和增长潜

力，意味着如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后果将是相当可观的；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增长可能不仅会影响中国人民的生计，还会影响其同胞的生计

（Bai, et al., 2012）。中国的盟友，如尼日利亚等著名的非洲国家，将从中国的经济扩张中获益，

因为中国将有更多资金投资于他们的发展。从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商业联系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中国没有当前水平的可消费收入，它就不会参与非洲国家的事务。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像尼日利

亚这样的国家只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扩张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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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经济故事，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应不一，在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出现

了一些令人不快的错误。尼日利亚拥有庞大的经济体，占该地区 GDP 的 41%，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仅

次于南非和埃及（Babajide 等人，2015 年）。暴政的威胁和随后的国际孤立是尼日利亚后独立时代经

济进步的主要挫折，导致该国经济下滑（Lewis，1999）。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利用资源来扩大经

济，而是专注于解决无休止的问题。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在经济增长方面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从而唤醒了

沉睡的经济庞然大物。尼日利亚仍在遭受政治动荡的影响，直到最近，其经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该国经

济的复苏需要从合作和国际联系开始，特别是通过商业。中国是最早相信尼日利亚重建进程的局外人之

一。 

 

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利用资源来扩大经济，而是专注于解决无休止的问题。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在经

济增长方面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从而唤醒了沉睡的经济庞然大物。尼日利亚仍在遭受政治动荡的影响，直

到最近，其经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该国经济的复苏需要从合作和国际联系开始，特别是通过商业。中国

是最早相信尼日利亚重建进程的局外人之一。 

 

由于努力避免暴力和注重经济复兴，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在 2010 年之后的前五年保持高度稳定和舒适的

高增长。这段时期的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7%，目前是西非最大的经济体，贡献了非洲大陆 

GDP 的 14%（Babajide 等人，2015 年）。与购买力平价排名第一的中国相比。 

 

尼日利亚排名世界第 31位。在资源方面，尼日利亚是中国最关心的问题，石油资源丰富，桶产量（360

亿桶）居世界第八位。除石油外，尼日利亚还拥有天然气等额外资源（Usman，2010 年）。乌斯曼估计

尼日利亚的天然气储量至少有 100万亿立方英尺，据数据显示，尼日利亚的天然气产量位居世界第六。尼

日利亚还富含其他矿物，迄今为止，该国已发现大约 34 种固体矿物。 

 

尼日利亚 80% 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销售，占该国外汇收入的至少 95%。另一方面，由于其财富，尼日利

亚是其 1.68 亿居民中资源（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根据 Awe & Olawumi (2012)，不到 

10% 的人口拥有该国一半以上的资源。 

 

凭借尼日利亚的财富以及为维护和平和避免长期占据该国的政治冲突所做的努力，过去几个西方和东方国

家已经寻求具有不同利益的商业伙伴关系。鉴于其目前的经济重要性，中国似乎是在许多人希望与非洲经

济强国举行的经济婚礼中获得尼日利亚手中的快乐追求者之一。鉴于非洲提供了中国 77% 的石油、13% 

的金属、2% 的木材、3% 的棉花以及另外 35% 的梨和中国经济中使用的其他宝石（Gbadamosi 和 

Oniku，2009 年）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尼日利亚比其他非洲国家更有机会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中

国在独立后时代通过开放政策赢得了尼日利亚的信任，当时许多国家都不想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建

立联系。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制造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在中国以低成本大量生产一些物品，近年来两

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事实上，中国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利用贸易协定获得了尼日利亚

丰富的宝贵石油和天然气。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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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的结果与 Adewole 

(2018) 一致，即尼日利亚和中国从外交关系中受益，但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互利，而是向中国倾斜。两国

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增加了尼日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损害了其经济安全。研究结果也与 Shiitu（2018 

年）一致，即中国是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全球模式，尼日利亚可以对其进行研究，以提高其经济的最佳绩

效。 

 

凭借尼日利亚的财富以及为维护和平和避免长期占据该国的政治冲突所做的努力，过去几个西方和东方国

家已经寻求具有不同利益的商业伙伴关系。鉴于其目前的经济重要性，中国似乎是在许多人希望与非洲经

济强国举行的经济婚礼中获得尼日利亚手中的快乐追求者之一。鉴于非洲提供了中国 77% 的石油、13% 

的金属、2% 的木材、3% 的棉花以及另外 35% 的梨和中国经济中使用的其他宝石（Gbadamosi 和 

Oniku，2009 年）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尼日利亚比其他非洲国家更有机会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中

国在独立后时代通过开放政策赢得了尼日利亚的信任，当时许多国家都不想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建

立联系。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制造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在中国以低成本大量生产一些物品，近年来两

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事实上，中国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利用贸易协定获得了尼日利亚

丰富的宝贵石油和天然气。 

 

发现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的结果与 Adewole 

(2018) 一致，即尼日利亚和中国从外交关系中受益，但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互利，而是向中国倾斜。两国

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增加了尼日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损害了其经济安全。研究结果也与 Shiitu（2018 

年）一致，即中国是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全球模式，尼日利亚可以对其进行研究，以提高其经济的最佳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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